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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读 书 读 好 书

《名利场》是英国现实主
义作家和幽默大师萨克雷的
代表作，小说描绘了混迹于

“名利场”的形形色色的人
物，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本
书的翻译者杨必是我国著名
的翻译家，也是杨绛先生的
胞妹。这部译文精彩传神，是
在钱锺书先生的指导下完成
的，已畅销半个多世纪。2014
年，杨绛先生对该译本亲自

“点烦”，最终成就了一段英
语文学翻译史上的接力与传
奇。这个“点烦”本的《名利场》
也是杨绛先生生前亲自经手
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所谓

“点烦”，就是减掉“废字”，把译
文“洗”得更明快流畅，这是一
道细致、艰巨的工序。这部“师
生姊妹之作”，因而成为最经典
的译本。

杨必译文不囿于原文束
缚，在深刻领会原文精髓的基
础上，灵动准确地传达原作的
独特神韵，读来生动流畅，半个
多世纪以来被文学翻译界奉为
佳译范本。

而此次杨绛先生对《名利
场》译本的“点烦”，在杨必优秀
译文的基础上又将其提升了一
个档次。经过“点烦”的译文，融
入了两姊妹的智慧、才华和灵

气，一字一句都经过反复的推
敲、斟酌、打磨，行文更加紧凑、
干净、流畅、明快、传神。

翻译中的“点烦”是在不伤
及译文内容的前提下，锤炼语
言的一种手段。一般是在译完
相当长的段落、篇章，乃至全书
以后，译者对译文做进一步加
工或润色时使用的。因为译者
在从事译述的过程中，由于思
维定势的关系，思路很容易随
着原文走，语言上也难免会出
现“洋化”“累赘”“拗口”的地
方，有时是大段的，有时虽是个
别句子，却殃及全文。这就很需
要译者用清醒的头脑来加以

“点烦”。“点烦”的好处在于注
重译文的整体感，使译文简洁
好读。

《名利场》是英国十九世纪
小说家萨克雷的成名作品。萨
克雷写小说力求客观，不以他
本人的喜爱或愿望而对人物、
对事实有所遮饰和歪曲。人情
的好恶，他面面俱到，不遮掩善
良人物的缺点，也不遗漏狡猾、
鄙俗人的一念之善。小说中没
有一个英雄人物，所以《名利
场》的副题是“没有英雄的故
事”，就是现代所谓“非英雄”的
小说。这一点，也是《名利场》的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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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点烦”本《名利场》出版

1961 年 1 月，28 岁的瑞典
姑娘塞茜里娅·林德奎斯脱跟
随做外交官的丈夫第一次来
到中国，一周后被安排进入北
京大学学习汉语。为入乡随
俗，她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
林西莉，林即森林，西莉意为

“西方的茉莉花”。
之前，林西莉对 1949 年

以前的中国还是有所了解
的。在中国传教的瑞典传教
士每七年返回瑞典一次，发
表文章或写书来介绍自己在
中国的各种经历，瑞典的旅
行家、考古学家也都在自己
的著作里描述中国的历史地
理文化。20 世纪 50 年代初，
绝大多数传教士、科学家和
商人被迫离开中国，中国与

世界隔绝了。
初到北京大学，对中国

的贫穷状况“有思想准备”的
林西莉感到惊愕：学校里大
堆大堆的炉灰，周围农田施
肥时的大粪味儿飘进校园；
大教室里寒气逼人，学生们
都穿得鼓鼓囊囊，把双脚尽
量抬离地面；学生们由于营
养状况差而被禁止参加大运
动量的运动项目，只能练习
太极拳；春天一到，成群的北
大学生爬到校园里的树上摘
榆钱和树叶充饥。尽管专为
留学生提供三餐的食堂里，
除了蔬菜面食，还卖肉丸子
和炖牛肉，但不管吃多少，林
西莉总觉得饿，直到她开始
大量地掉头发，医生诊断为

蛋白质严重缺乏。
严重的饥荒让林西莉感

到惊讶，学校里和社会上的
政治僵硬、教条主义更让她
无法适应。课文中满篇的政
治口号和用语，授课教师让
学生死记硬背，提问被视为
破坏课堂秩序。林西莉在日
记中写道：“我为什么待在这
里 ？像 一 所 填 鸭 式 的 小
学……我感到我在变小、皱
缩和正在不可救药地变成一
个四岁的孩子。”校方还给她
安排了一名中国学生“帮助
学习”，实际是监视她的一举
一动——— 读哪些书、说过什
么话、跟哪些人接触，然后向
校方汇报。

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

只可以随便去西山和明十三
陵，南京、西安、半坡村遗址
都不对外国人开放，去其他
地方也需要批准，并入住指
定的宾馆。在当时的情境下，
中国民众跟外国人交往时也
小心翼翼。林西莉曾为一个
新结识的中国朋友拍了几张
照片，结果却被要求销毁底
片，因为朋友认为外国人给
她拍照片这件事可能会给她
在大学继续工作带来不良影
响。访问广州时，林西莉拍了
珠江上船民生活的照片，结
果被几百人团团围住，人们
高喊：“你为什么不照我们新
的市政府大楼？为什么不照
我们的新公园？为什么单照
这里不好的环境？”

留学中国遭遇大饥荒

希望来中国学习诗歌、
瓷器和建筑学的林西莉，并
没有如愿。在北大呆了几个
月后，她打算离开中国。离开
之前，她只身闯入北京音乐
学院碰碰运气，想找个老师
学习中国古琴。幸运的是，接
待她的是一位懂德语的友善
的先生，帮她联系到北京古
琴研究会，被接收为学习演
奏古琴的唯一学生。过后她
才知道这位先生就是她后来
的古琴老师王迪的丈夫。

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大多
来自旧时代的文人阶层，管平
湖的父亲是宫廷画家，溥雪斋
是末代皇帝的堂兄，查阜西、
吴景略是音乐学院教授。林西

莉自认为遇到了“最博学的知
识分子”，不管她问诗词歌赋、
瓷器、哲学、建筑学、音乐还是
养兰花的技巧，研究会的人都
能答得上来，并且没有一句政
治空话和口号。

学琴贯穿了林西莉的留
学时光，她常常背着一把借
来的宋代古琴，即便担心琴
被挤坏，也要费九牛二虎之
力挤上已经挤满人的公共汽
车，到古琴研究会去上课。带
有小花圃的四合院、透过木
质窗棂的温暖光线和研究会
的工作人员，构成了她生活
中“最伟大的经历之一”。
1962 年回国之前，古琴研究
会安排了一次考试，林西莉

在二十多位专家面前演奏古
琴曲目。专家们仔细观察她
的指法，说“一看就知道是王
迪和管平湖的高足”。

认识古琴研究会的学者
和音乐家之后，林西莉对中国
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古老的
中国文化仍然有着浓厚的底
蕴——— 尽管遭到强烈的怀疑，
但仍然存活着”，她对中国发
生的一切也产生了兴趣，不管
是文化领域还是社会生活方
面。在观者寥寥的故宫，她一
连几个小时在大厅里观察学
习；在前门外的小剧场看京
剧，大开眼界；在中国历史博
物馆，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甲
骨文；在苏州，进入有亭台楼

阁的带围墙的庭院，“好像置
身于一幅千年古画之中”，几
年后在瑞典，她也建起了一个
类似的小庭院；在株洲湘江，
见到修长的船只、明亮的阳
光，每次弹奏《潇湘云水》时总
觉得湘江就在脚下“波光粼粼
地流淌着”。

后来，林西莉将学习古
琴的这段经历写进了《古琴》
一书中，而研究中国文化也
成了她持续一生的兴趣。
1989 年，她完成了《汉字王
国》一书，这本书获瑞典文学
图书最高奖——— 奥古斯特
奖，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
林西莉也成为瑞典最杰出的

“中国通”之一。

贫困的生活掩不住古老的中国文化

一个瑞典汉学家的中国记忆：

从“洪水猛兽”到不顾一切地爱上她
林西莉被认为是汉学家高本汉之后最懂中国的瑞典人。

她精通中国古琴，研究中国汉字，在瑞典担任汉语教师，而这
一切都缘于1961年至1962年她在中国的一段难忘的留学经历。
两年间，她利用一台借到的相机，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
地拍摄了数百张照片，结合日记和家信等内容，共同构成了昔
日她对中国真实生活的一瞥，也构成了《另一个世界：中国记
忆1961－1962》这本书。在书中，林西莉讲述了她作为一个局外
人，“怎么样从把中国视为洪水猛兽、在很多方面都厌恶它，到
比较好地理解她，最后不顾一切地开始爱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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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西莉在王迪老师的指导下学琴

珠江上船民的生活

北大校园里打太极拳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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